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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将耕牛吊在树
上吃，我们躲在山里
啃树叶

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 游击

队，一般由党所领导的八路

军、新四军派出或由当地人民

群众组成。实行军事系统和

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制度。通

常组成游击支队、大队、中队

和特种游击队。主要任务是：

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

争，建设根据地，保卫人民

生命财产；以分散、流动、袭

击的作战方法迟滞和消耗敌

人，破坏敌人交通运输、通信、

侦察、指挥、补给系统和各种

基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

余新华就打了三年游击。

我出生在湖北咸宁市汀泗

桥镇余家村。我有一个哥哥两

个姐姐，母亲在我5 岁的时候

去世了，父亲是码头工人，从

天亮到天黑父亲都在码头上做

苦力，一天所挣的钱也不够家

里人温饱。两个姐姐出嫁后，

哥哥没有能力照顾我，我住到

了大伯家里。

记忆中我小时候，政府还

公布法令，如若发现女子有缠

足，得罚一块大洋。连大洋长

什么样都没见过的大伯母，也

就让我和几个堂姐都没有裹脚。

1939 年，我16岁，父亲在

码头做苦力累到吐血而死。

从 1939 年到 1941年，那

段日子我的记忆特别深，日本

人在我们当地抓壮丁，抢劫牲

口和粮食，乡亲们苦不堪言。

日本人到哪，哪就倒霉。每次

他们都是半夜来，天一亮就

出来扫荡。当时村里有人组织

所有乡亲躲到山上，我们只能

带一些能随身携带的食物躲进

山，日本人不敢上山，就在村

里烧杀抢掠。他们把耕田的牛

倒吊在树上，每天剔肉吃，最

后只剩下牛骨悬挂在树上。我

们躲在山上主要靠吃树叶为生，

不能生火也不能做饭，怕日本

兵发现我们藏匿的地点。日本

人烧、杀、掳、抢，在中

国犯的罪恶真的大啊。我父

亲的三个兄弟都被日本人

抓走，现在

都生死不明。

当时离余家村不远的雷家

村已经成立了游击队，游击队

指导员朱自明（音译）、妇女队

长吴克南（音译）到我们村给

年轻男女做工作。1941年，我

瞒着家人，参加了雷家村的游

击队。保护乡亲们是我当时唯

一的想法。

余家村距离汀泗桥不到30

公里，当时那一片武装力量非常

混乱，日本人盘踞，盗匪横行。

为抵御日本人和土匪的抢劫，我

们几个临近地方的游击队联合

起来，互相支援进行防守。我

负责给乡亲们做宣传，给组织送

信。平时我们会有固定的地点

上课，并有人给我们讲一些新

思想，我很受震撼。1943 年，

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做通讯工作，用树枝
做记号来区别收信人

新四军全称为“中国国民

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

日斗争的人民军队。在国共两

党合作的抗日形势下，经国民

党当局同意，由江西、福建、

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

安徽八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游

击队从 1937 年 10 月陆续改编

而成。

1944 年年初，新四军来到

我们游击队挑人，我顺利被选

上。然后，跟同志们一起，从

湖北咸宁步行至河南罗山县，来

到了李先念任师长的部队，新四

军第五师。1944 年 2 月10日，

这一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21

岁的我穿上了新四军军装，正式

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军人。

在新四军，我当了卫生员，

照顾在前线战场受伤的伤员。前

线的战士们多拼命啊，我记得有

位战士打仗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殖

器都打掉了，我们每天给他换

药治疗。

那时候的战士很可怜，根本

没得吃。我们卫生员还负责做饭，

每人都随身背一个布袋子，随时

挖坑做饭，可里面的米却只有一

点点。

当时同志们相处都如同亲兄

弟亲姐妹一般，相互依靠。在

缺衣少粮的情况下，我们脖子上

挂着枪，大冬天的晚上坐在树下

相互背靠背取暖。

我从小不识字，在新四军部

队里，只要有时间我就用树枝

在地上练习写字。后来我还担

任通讯员工作，因为识字不多，

我每次都会把要送的信用不同长

短的树枝做记号，用来区分不同

的收信人，竟也从没出过错。

与丈夫分开，彼此五
年没有音讯

如今，在余新华的卧室里，

挂满了丈夫肖德明的照片，床

头摆放着他们金婚时拍的婚

纱照。而唯一的一张她的独照，

是前两年余新华回湖北老家，

在余家村拍摄的一张照片。

在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聊起自己的爱情，老人提到自

己丈夫时，一口一个“肖德明

同志”，在那充满敬意的言语

里同样情意绵绵。每到动情处，

余新华不停地用手轻轻的抚

摸着金婚纪念照里丈夫的脸，

双眼不停地流泪。

1945 年 9月抗日战争胜利

后，组织上为我和当时在旅政

治部工作的肖德明同志做媒。他

大我14岁。我当时问组织部长，

肖德明同志在老家有没有老婆孩

子。领导告诉我他17岁就参加

红军了，在多次战役中立功。我

对他充满了尊敬。成亲是在当

地老百姓家里办的，当晚我们就

睡在老百姓家柴火房的茅草堆

里，盖的是一张满是破洞的棉

被。

之后我调到了肖德明同志所

在部队第53 军第3师，先是做

人物档案
余新华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23年12月
抗战经历：1941年参加游击
队。1944年在新四军独2旅
第四团担任通讯员、卫生员。

年轻时，她在深山
丛林打游击，是新四军
的 一 员。 李 先 念 曾 经
安 排 女 兵 帮 她 照 顾 小
孩。如今年事已高，她
却依然忘不了那些枪林
弹雨中受伤的战士。她
说，那都是她的兄弟姐
妹，她曾经在战场为他
们处理伤口，也曾经在
大冬天与他们背靠背取
暖……

她就是 92 岁高龄的
抗战女兵余新华。

6 月 26 日，余新华
在长沙湖南省军区东湖
离职老干部休养所的家
里与记者谈起抗战经历
时，思路清晰，语言流
利，掩藏不住的是她对
日寇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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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誉工作，也就是跟老百姓

打交道， 后来做宣传工作。

1946 年，组织上对伤病

员以及女同志发出了撤离的命

令，鼓励家属回家，我当时

毅然选择要跟后方部队走。

撤离时，我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肖德明同志并不知道。跟部

队走了9 个月后，1947年 2

月2日凌晨4点，我生下小孩，

10点部队统一开始行军。我

一路走一路流血，走了十多里

路后，棉裤被血浸透了，血

一直流到鞋子里，最后整个

裤腿和鞋子都梆硬的（湖南

话，很硬的意思）。老乡怕我

出事，跟领导请示能不能送

送我。最后组织上派了两个

战士用椅子把我架起来，抬

了二十里路，我才活着到达了

山上的目的地。

随着后方部队行军的几

年时间里，我都没有任何关

于肖德明同志的消息。他也

没有我的消息。有次组织上

让我们去看营以上战士牺牲

的名单，当时上面有个名字是

肖德安，我吓了一跳，一度怀

疑是我丈夫，以为他改了名字。

当时没地方求证，我就做好

他已经牺牲的准备了。

1949 年，我主动要求随

军南下。从太行山到洛阳，

我带着孩子一路非常辛苦地

走下来。在洛阳时，李先念

司令员知道我的情况后，给

我派了个女兵，帮忙照顾孩子，

我才不用背着孩子下地干活。

直到1950 年，肖德明同

志在河南商城开会，组织上

通知他们可以去组织部看看

名单，是否有自己爱人的名字。

在300多人的名单里，肖德

明同志在最后一排找到了我

的名字。已经近5 年没有音

讯的丈夫，终于在洛阳找到

了我。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儿

子。我们抱头痛哭。

跟肖德明同志汇合后，我

和他就没有分开了，从广西

的会操，到解放海南岛。后来，

肖德明同志在湖南省黔阳军

分区担任政委，我跟随他定

居在湖南。1961年，肖德明

晋升为少将军衔。

扫一扫，听抗战女兵讲过去的故事

之 二 194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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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华：平时挖坑做饭，战时冒死救人

经历战乱，余新华和肖德明一家有了
第一次合影。孩子从左至右是老三肖
斌（男），老大肖良征（男），老二肖
湘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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